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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記
得
在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後
期
，
參

加
大
學
生
反
內
戰
反
飢
餓
學
生
運
動

時
，
常
常
會
唱
起
這
樣
的
勵
志
歌
曲
：

﹁
跌
倒
算
甚
麼
，
我
們
骨
頭
硬
…
…﹂

好
像
是
當
年
詩
人
馬
凡
陀
的
詩
句
。

我
們
要
鬥
爭
，
當
然
有
跌
倒
的
時
候
。

青
年
人
年
富
力
強
，
的
確
跌
倒
算
甚
麼
。

現
在
我
已
達
風
燭
殘
年
，
手
腳
不
靈
，

關
節
酸
痛
，
跌
倒
的
確
是﹁
大
件
事﹂
。

日
前
就
有
連
續
兩
次
跌
倒
的
紀
錄
。

第
一
次
，
參
加
僑
聯
社
團
的
十
周
年
活

動
，
要
登
上
主
席
台
就
位
，
很
糟
糕
，
穿

上
一
對
幾
年
沒
有
穿
過
的
皮
鞋
。
皮
鞋
是

好
好
的
，
軟
皮
光
滑
，
因
為
要
綁
鞋
帶
，

嫌
麻
煩
，
不
大
穿
用
。
但
見
是
個
大
場

面
，
穿
上
一
雙
不
是﹁
懶
佬
鞋﹂
，
而
是

﹁
紳
士
鞋﹂
，
也
許
是
應
有
的
禮
節
。

但
是
這
對
皮
鞋
原
來﹁
暗
藏
殺
機﹂
，
底
部
居
然

會﹁
甩
底﹂
，
而
且
選
在
要
登
上
主
席
台
時
來﹁
出

事﹂
，
皮
鞋
的
底
一﹁
扭
計﹂
，
整
個
人
幾
乎
跌

倒
。

好
在
工
作
人
員
十
分
及
時
，
把
我
扶
住
，
才
不
至

丟
人
現
眼
，
算
是
逃
過
一
劫
。

不
料
另
一
次
是
周
日
，
和
家
人
去
酒
家
午
茶
，
只

因
要
俯
下
去
撿
起
一
條
頸
巾
，
整
個
人
居
然
跌
個
兩

腳
朝
天
。

好
在
地
下
有
地
毯
，
兩
旁
沒
有
硬
物
，
不
至
碰

傷
，
只
是
肌
肉
有
點
酸
痛
。

是
應
該
要
用
拐
杖
的
時
候
了
。

我
曾
說
過
，
月
前
在
福
建
晉
江
旅
遊
時
，
買
了
一

把
紅
木
拐
杖
。
其
實
家
裡
早
有
一
把
，
只
是
我
總
不

想
用
。
害
怕
這
個
拐
杖
一
上
手
，
那
就
甩
不
掉
，
變

成
一
個﹁
三
腳
人﹂
。
外
出
時
常
要
記
住
還
有
一
件

隨
身
之
物
，
與
公
文
包
之
類
的
東
西
齊
在
，
增
加
外

出
攜
帶
的
負
擔
。

其
實
不
止
親
友
勸
說
要
用
拐
杖
，
醫
生
也
勸
說

過
。
只
是
我
執
迷
不
悟
，
總
不
從
善
如
流
，
因
此
才

有
這
兩
天
的﹁
劫
數﹂
。

看
來
，
形
勢
比
人
還
強
。
這
個﹁
拐
杖﹂
，
不
上

身
不
行
了
。
也
許
應
該﹁
擇
吉﹂
攜
帶
。
我
現
在
決

定
，
今
年
春
節
以
後
，
做
個﹁
三
腳
人﹂
了
。

跌倒和拐杖

余
光
中
先
生
的
詩
篇
，
偉
哉
如
名
山
大
川
，
憤
慨
如

黃
河
怒
吼
，
溫
婉
如
潺
潺
小
溪
，
無
不﹁
緣
情﹂
，
也

兼﹁
言
志﹂
。

劉
勰
曾
對
中
國
古
詩
，
分
類
為
偏
重
國
家
禮
俗
政
權

的﹁
詩
言
志﹂
，
和
抒
發
詩
人
情
感
的﹁
詩
緣
情﹂
。

余
先
生
是
兩
者
皆
取
，
既
言
志
也
緣
情
。

主
要
是
余
先
生
擅
於﹁
擬
容
取
心﹂
。

所
謂﹁
擬
容
取
心﹂
，
見
︽
文
心
雕
龍
．
比
興
︾
：﹁
詩

人
比
興
，
觸
物
圓
覽
。
物
雖
胡
越
，
合
則
肝
膽
。
擬
容
取

心
，
斷
辭
必
敢
。﹂

﹁
比
興﹂
者
，
即
藝
術
特
性
。
藝
術
特
性
有
兩
面
：
外
者

︵
表
象
︶
為
容
，
內
者
︵
底
蘊
︶
為
心
。

凡
作
詩
及
作
文
，
都
能
心
容
兼
顧
，
自
當
勃
然
生
色
。

而
余
先
生
的
︽
忘
川
︾
和
︽
敲
打
樂
︾
，
是
緣
情
和
言
志

的
佼
佼
者
。

且
看
︽
忘
川
︾
的
第
一
段
︱
︱

希
臘
神
話
：
冥
域
有
河
名
忘
川
，
飲
其
水
渾
忘
生
前
事
。

死
者
入
冥
域
，
幽
靈
再
投
生
，
必
先
就
飲
，
乃
覺
茫
然
。

亞
里
奧
斯
托
謂
在
月
上
。
但
丁
謂
在
火
煉
獄
。

而
無
論
向
東
走
或
是
向
西

逆
波
忘
川
，
順
波
忘
川

鐵
絲
網
的
另
一
面
才
是
中
國

—
—
一
則
神
話
，
一
種
蒼
老
的
謠
言

在
少
年
時
代
第
幾
頁
第
幾
頁
第
幾
頁
？

一
張
地
圖
，
遠
望
就
算
是
止
渴

有
毒
的
深
圳
河
無
辜
地
流
着

狗
尾
草
是
盲
人
的
眼
睫
，
睜
着

說
不
出
有
一
種
負
傷
的
甚
麼
在
風
中
掛
着

怎
樣
的
邊
境
就
灑
怎
樣
的
殷
紅

頭
髮
吹
成
浪
子
的
樣
子

而
無
論
向
西
走
或
是
向
東

一
九
六
九
年
，
時
值
詩
人
在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執
教
鞭
，
詩
人
在
馬
料

水
，
透
過
一
張
巨
大
無
朋
的
鐵
絲
網
，
遠
眺
久
違
的
祖
國
，
不
禁
浮
想

聯
翩
︱
︱

鐵
絲
網
是
一
種
帶
刺
的
鄉
愁

無
論
向
南
走
或
是
向
北
走

一
種
裝
飾
恐
怖
的
花
邊

他
鄉
，
就
作
客

故
鄉
，
就
作
囚

都
是
一
樣
，
隨
你
網
裡
或
網
外

做
了
魚
就
註
定
快
樂
不
起
來

當
一
排
木
麻
黃
的
背
後

一
列
火
車

蜿
蜒
一
種
向
北
的
側
影

曳
着
煙

曳
着
一
縷
灰
色
的
溫
柔

在
那
個
年
代
，
詩
人
的
祖
國
經
歷
劫
難
，
大
地
遭
受
蹂
躪
︱
︱

而
無
論
望
夫
石
或
是
望
鄉
石
的
凝
望

一
吋
邊
境
一
吋
鐵
絲
網

所
謂
祖
國

僅
僅
是
一
種
古
遠
的
芬
芳

蹂
躪
依
舊
蹂
躪

患
了
梅
毒
依
舊
是
母
親

有
一
種
泥
土
依
舊
開
滿

毋
忘
我
毋
忘
我
的
那
種
呼
喊

有
一
種
溫
婉
要
跪
下
去
親
吻

用
肘
，
用
膝
，
用
額
際
全
部
的
羞
憤

鐵
絲
上
，
一
截
破
血
衣
猶
在
掙
扎

天
國
的
門
是
地
獄
的
門

而
無
論
向
南
走
或
是
向
北
。

﹁
患
了
梅
毒
依
舊
是
母
親﹂
，
祖
國
再
重
創
，
也
是
祖
國
。

詩
人
觸
景
抒
情
，
既
有
個
人
感
受
而
發
的﹁
緣
情﹂
，
也
有
家
國
情

懷
的﹁
言
志﹂
。

這
是
詩
人
寫
在
半
世
紀
前
的
詩
。

那
時
的
中
國
，
是
一
片
亂
哄
哄
、
是
非
不
分
的
年
代
，
詩
人
憂
時
傷

國
的
情
緒
油
然
而
起
，
一
句﹁
毋
忘
我
毋
忘
我
的
那
種
呼
喊﹂
，
聲
聲

泣
，
字
字
淚
。

（
《
余
光
中
的
詩
》
之
五
）

緣情也言志

大
兒
子
兩
歲
半
，
進
入﹁
不﹂
期
，
即

甚
麼
也
說
不
。
每
次
他
發
脾
氣
或
不
願
跟

從
指
令
，
我
們
用
盡
方
法
，
又
罵
又
逗
都

不
得
要
領
，
好
像
不
懼
怕
我
們
責
罵
，
也

不
太
覺
得
我
們
逗
他
的
方
式
吸
引
。
說

﹁
不﹂
之
後
，
還
會
說
說
其
他
東
西
轉
移
我
們

的
視
線
，
真
是
被
他
氣
得
沒
奈
何
！

最
近
跟
幼
兒
園
的
老
師
談
起
，
她
問
我
們
是

否
一
直
也
用﹁
轉
移﹂
法
來﹁
引
導﹂
他
。
我

們
回
想
，
從
小
我
們
也
少
責
罵
，
一
遇
到
不
接

受
的
行
為
，
通
常
會
用
別
的
東
西
轉
移
他
的
視

線
，
例
如
叫
他
找
太
陽
，
或
去
看
他
喜
歡
的
起

重
機
。
經
老
師
提
醒
，
才
發
現
他
也
學
懂
這
個

招
式
︱
︱
在
我
們﹁
訓
示﹂
他
時
，
他
也
會

以
其
人
之
道
，
還
治
其
人
之
身
，
希
望
能
停
止

他
不
想
做
的
指
令
。

招
式
已
老
，
惟
有
再
求
新
變
。

轉
捩
點
是
我
們
某
天
決
定
要
好
好
更
改
他
的

睡
眠
習
慣
，
就
是
不
能
再
在
半
夜
下
床
找
大

人
，
試
了
數
晚
獎
勵
，
又
試
了
數
晚
威
嚇
，
都

不
得
要
領
。
終
於
太
太
找
來
兩
塊
地
墊
，
跟
他

說
床
是
火
車
卡
，
睡
衣
是
車
長
制
服
，
未
到
早

晨
不
能
下
車
，﹁
嘟
嘟
嘟﹂
車
門
關
上
後
，
他

竟
然
整
晚
沒
有
下
來
，
就
算
醒
一
醒
，
也
自
己
睡
回
去
。

我
們
慨
嘆
：
竟
然
用
情
境
扮
演
最
有
效
！

於
是
我
們
無
限
延
伸
，
午
睡
不
寧
狂
哭
，
我
們
會
叫
他

快
點
開
車(

頭
要
放
枕
頭
才
能
開
動)

，
床
尾
放
了
幾
個
毛

公
仔
，
都
是
乘
客
，
還
強
化
說
一
分
鐘
後
就
要
立
即
開
動

了
，
別
要
乘
客
等
，
以
及
誤
點
後
果
嚴
重
來
製
造
壓
力
。

孩
子
一
向
很
迷
戀
火
車
，
那
是
我
們
這
次
成
功
的
地

方(

語
氣
當
然
要
重
一
點
，
睡
覺
問
題
惡
化
時
，
可
以
很

恐
怖
，
每
個
家
長
都
深
明
此
道)

。
甚
至
連
時
間
的
概
念
，

也
是
在
月
台
上
學
懂
。
從
前
叫
他
等
一
下
，
他
總
是
不

聽
，
繼
續
哭
鬧
。
我
們
心
想
也
是
的
，
小
孩
怎
能
了
解

﹁
等
多
一
會
兒﹂
，
一
會
兒
即
是
甚
麼
呢
？
孩
子
的
世
界

較
自
我
。
後
來
竟
是
月
台
的
顯
示
屏
教
懂
他
等
待
，
就
是

還
有
多
少
分
鐘
火
車
才
到
達
的
指
示
：
一
分
鐘
，
三
分

鐘
，
五
分
鐘
，
他
慢
慢
對
時
間
便
有
概
念
了
，
然
後
在
公

園
玩
，
自
己
會
說﹁
玩
多
一
分
鐘﹂
。

因
為
早
上
校
車
沒
有
位
置
，
要
親
人
每
天
帶
孩
子
乘
馬

鐵
上
學
，
起
初
以
為
他
會
很
累
，
但
現
在
卻
是
火
車
教
曉

他
很
多
東
西
。
所
謂
課
室
外
的
學
習
，
也
就
是
男
孩
子
較

易
接
受
的
教
學
法
，
真
的
不
是
沒
有
道
理
。

男孩的火車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趙
薇
先
拔
頭
籌
，
憑
︽
親
愛
的
︾
獲
今
屆
香
港
電
影
評
論

學
會
頒
影
后
獎
座
，
她
專
程
來
港
領
獎
，
拉
開
影
后
爭
霸
戰

幔
。電

影
評
論
學
會
由
香
港
影
評
人
成
立
，
強
調
以
專
業
角
度

評
審
，
難
怪
獲
獎
無
數
的
趙
薇
，
領
獎
時
在
台
上
激
動
落

淚
。電

影
評
論
學
會
頒
獎
禮
，
被
視
為
下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的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頒
獎
禮
前
哨
戰
，
得
獎
名
單
具
指
標
性
，
趙
薇
被
提
名

最
佳
女
主
角
，
對
手
包
括
︽
雛
妓
︾
蔡
卓
妍(

阿Sa)

、
︽
金
雞

SSS

︾
吳
君
如
、
︽
黃
金
時
代
︾
湯
唯
和
︽
撒
嬌
女
人
最
好
命
︾

周
迅
，
有
指
今
仗
純
粹
是
趙
薇
與
蔡
卓
妍
之
爭
。

趙
薇
素
顏
飾
演
︽
親
愛
的
︾
的
拐
子
佬
太
太
，
在
火
車
站
拍
外

景
也
沒
人
認
得
，
要
天
生
麗
質
、
精
明
跳
脫
的
演
員
扮
演
農
婦
，

氣
質
與
現
實
完
全
相
反
，
是
項
挑
戰
。
趙
薇
放
下
身
段
，
演
技
爐

火
純
青
，
賺
人
熱
淚
。

阿Sa

在
︽
雛
妓
︾
中
破
格
演
出
，
講
粗
口
、
口
交
、
手
淫
、

赤
裸
背
部
的
性
愛
場
面
，
與
她
向
來
健
康
、
乖
乖
女
形
象
反
差
很

大
，
演
出
脫
胎
換
骨
，
令
人
刮
目
，
獲
得
不
少
業
內
及
外
界
讚

賞
，
強
勢
攻
影
后
寶
座
。

阿Sa

越
級
挑
戰
四
位
影
后
級
前
輩
，
為
她
奠
定
了
在
電
影
界

的
地
位
。
阿Sa

廣
開
戲
路
，
可
預
計
將
片
約
不
斷
。

無
疑
香
港
電
影
金
像
獎
是
阿Sa

主
場
，
如
果
評
審
以
戲
論
戲

而
頒
獎
給
阿Sa

，
阿Sa

就
實
至
名
歸
，
但
如
果
約
一
百
五
十
名

評
審
中
，
大
部
分
有
熱
捧
本
地
女
星
、
打
造
新
一
輩
女
星
接
棒
的

心
態
而
投
下
一
票
，
便
好
心
做
壞
事
，
會
令
人
質
疑
獲
獎
是
憑
主

場
優
勢
，
得
到
評
審
偏
愛
。

︽
雛
妓
︾
首
天
上
映
，
單
日
收
一
百
八
十
萬
，
成
為
單
日
和
開
畫
冠
軍
，

觀
眾
網
上
留
言
，
對
該
片
評
價
很
高
。
電
影
叫
好
叫
座
，
阿Sa

開
心
之

餘
，
壓
力
更
大
，
不
時
被
追
問
有
沒
有
信
心
奪
獎
，
她
答
案
得
體
：﹁
入
圍

的
每
個
演
員
都
非
常
犀
利
，
雖
然
很
想
得
獎
，
但
會
盡
量
調
節
自
己
的
心
理

素
質
，
要
演
好
宣
布
最
後
五
名
候
選
人
時
的
近
鏡
。﹂
那
是
一
場
重
頭
戲
，

阿Sa

有
能
力
駕
馭
。

阿Sa會成為影后嗎？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時
下
香
港
人
，
常
常
稱
面
容
姣
好
、
身
材
出

眾
的
女
生
為﹁
女
神﹂
，
在
社
交
網
絡
以
甜
言

蜜
語
恭
維
，
實
在
可
稱
為
一
種
港
式﹁
女
神
崇

拜﹂
。

大
家
是
否
知
道
，﹁
女
神
崇
拜﹂
不
是
當
今

才
出
現
的
名
詞
。
事
實
上
，
早
在
中
國
原
始
社
會
便

出
現
這
種
概
念
。
當
時
的
女
神
崇
拜
，
最
為
大
家
熟

悉
的
，
應
該
是
女
媧
的
故
事
。
這
故
事
也
分
了
幾
種

版
本
，
除
了
大
家
熟
知
的
，
女
媧
以
石
補
天
，
並
創

世
造
人
、
撮
合
男
女
結
合
繁
衍
後
代
外
，
還
有
另
外

兩
種
說
法
。
一
是
女
媧
身
份
是
與
伏
羲
或
盤
古
並
提

的
對
偶
神
，
與
兄
長
結
為
夫
婦
，
成
為
孕
育
人
類
的

始
祖
；
二
是
她
乃
玉
皇
大
帝
下
派
的
天
神
，
是
治

水
、
降
服
怪
獸
、
安
定
人
間
的
英
雄
。

到
底
何
種
說
法
可
信
，
現
已
難
以
考
證
。
可
確
定

的
是
，
人
們
對
女
媧
的
崇
拜
，
從
古
到
今
，
仍
然
存

在
。
據
學
者
黃
悅
考
證
，
河
北
的
女
媧
神
廟
，
直
到

今
天
，
朝
拜
的
人
仍
絡
繹
不
絕
。
朝
拜
者
多
為
女

性
，
提
着
籃
子
上
山
，
裝
着
五
色
紙
、
紅
布
、
餅
乾
、
小
米
等

朝
拜
用
品
。
她
們
沿
路
灑
下
餅
乾
和
小
米
，
用
來﹁
餵
養﹂
女

神
養
的
動
物
；
用
山
上
的
碎
石
塊
堆
成
錐
狀
的
石
塔
，
以
許
下

求
子
的
願
望
；
把
紅
布
撕
成
細
縷
，
繫
在
路
邊
樹
枝
上
，
以
保

佑
全
家
平
安
。
每
到
一
處
神
像
，
她
們
都
抓
一
把
自
己
的
餅
放

在
神
像
前
的
筐
子
，
而
且
從
已
有
的
供
品
中
取
一
些
吃
掉
。
前

來
求
子
的
人
，
還
會
在
山
頂
的
造
化
閣
抱
走
一
個
塑
膠
公
仔
，

公
仔
的
性
別
就
預
示
着
來
年
所
得
子
孫
的
性
別
。

說
來
古
代
的
女
神
崇
拜
，
借
女
媧
的
英
雄
形
象
，
寄
託
人
們

求
平
安
的
願
望
，
虔
誠
而
真
心
，
但
有
時
又
更
像
一
種﹁
生
殖

崇
拜﹂
，
用
以
求
子
。
今
天
的﹁
女
神﹂
，
是
社
交
常
用
詞
，

有
人
用
以
拉
近
人
際
距
離
；
亦
有
人
把
其
變
質
為
空
洞
的
標

籤
。
時
易
景
遷
，﹁
崇
拜﹂
有
所
演
變
，
當
中
各
有
優
劣
，
任

看
客
參
考
玩
味
。

女神崇拜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從地鐵一號線長壽路站下車，出來就是繁華的
上下九了。街邊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馬路一邊是
光彩照人的商場，另一邊是一排簡陋卻熱鬧的店
舖，掛着「一件19」，「一折大清倉」之類的牌
子，店主站在高高的椅子上，拍着手、大聲吆喝
着招徠顧客。
沿街望去，有很多門面不大的小店，看起來陳
舊破敗，但是美味就藏在這些小店當中。從多寶
路走去，沒走幾步就能看到頗有名望的開記甜品
了。這裡的茶葉蛋、鵪鶉蛋都是鹽焗風味的，醃
得很是入味，雙皮奶嫩滑香甜，薑汁撞奶薑味足
而不辣，薑味直衝鼻端，西米露和湯丸也是這裡
的特色產品。若是不想光吃甜品，也可以試試小
食，煎餃香、蒸餃淳；金沙糯米糍糯而不黏，裹
上「金沙」甜絲絲的。吃過糭子的人多，但吃過
煎糭的人可不多，糭子煎出來又香又軟，糯米軟
軟的口感摻上綠豆粉的清香，再裹上雞蛋來煎，
一聞就食指大動，吃起來更是一種享受。這裡的
美味不但味道好，而且每樣食品大概只要七八
元，真稱得上是物美價廉。
出了開記繼續往前走，可以看到一家貼着「碗
仔翅特價三元」的店舖，我們被便宜的價錢吸引
進店，一人要了一碗碗仔翅。胡蘿蔔、魚翅、高
湯、蛋花，勾着薄芡，真是一碗美味的魚翅羹，
點上一點紅醋，不但去腥，而且提味。純碗仔翅
固然好吃，加上幾個魚丸就更讚了。我大力推薦
墨魚丸碗仔翅，墨魚丸又大又鮮，入口鮮美怡
人，僅花七元就能吃到一碗加了三隻大魚丸的碗
仔翅，令人從胃到心都滿足。
走到寶華路，街邊烤魷魚的醬香撲面而來，買

上一串，吃到唇邊盡是醬汁和油也無所謂，鮮香
的烤魷魚絕對讓你陶醉到忘記形象。炸雪糕也是
特色小吃的一絕，花上四塊錢就可以體驗，它外
面是金黃的皮，像油裡滾過的麵包片一般，香脆
燙口；裡面是冰涼的雪糕，一口咬下去，集冷
熱、甜鹹、脆軟、濃香清香於一口，風味卻並不
雜，有着純正而自然的好口感。上下九的蘿蔔牛
雜也是有名的好吃。吃到這家店的時候我們已經
有點飽了，於是一碗五塊錢兩個人合吃，牛雜燉
得爛爛的，咬下去軟軟的，很容易嚼爛，醬汁浸
得很入味，配合着牛雜本來的鮮味，唇齒留香。
蘿蔔卻煮得不爛，還留着少許的脆，也不是很
鹹，咬到芯裡就有一絲絲清甜。可惜我們去的時
候天氣熱了，大家都絲絲地吸着氣吃，這樣的蘿
蔔牛雜要是換作冬天吃，該有多溫暖。
寶華路的小巷子裡坐落着著名的順德陳添記。

這家店之所以出名，不單是因為它的菜好吃，還
因為這家店只做三道菜：六塊錢的傳統艇仔粥，
兩塊錢的豉油王蒸豬腸粉，二十二塊錢的祖傳爽
魚皮。請讓我一樣一樣細細道來。艇仔粥是一種
有魚肉、炸豬皮、肉糜等各種鮮甜食物一起熬出
來的粥，它的特點就是粥裡面米以外的東西特別
多，這樣熬出來的粥也比一般的粥鮮很多，溫潤
軟糯的大米配以鮮甜爽滑的魚肉，這樣的艇仔粥
當然深得人心。豬腸粉是最普通的廣式菜餚之
一，但這裡勝在價錢公道，豉汁味濃，又滑又薄
的豬腸粉本來沒有味道，但撒上芝麻，蘸上豉油
之後就不同了，芝麻香、豉油鹹、豬腸粉滑，夏
天吃起來格外爽口，而且僅兩元的價格會吸引你
不由自主地再吃一盤。沒有吃魚皮之前，我想像

中的魚皮是煎脆的，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魚皮並
沒有煎過，吃起來像涼拌木耳一樣，有些脆有些
韌，輔料中的蔥和芹菜恰到好處地去了腥味，加
上醬油和醋涼拌，這樣的魚皮真正稱得上它名字
當中的那個「爽」字。魚皮和艇仔粥相配，我認
為算得上是絕配了。
從陳添記出來再往前走兩步，就能看到也是在
巷子裡的順記冰室了，與陳添記的大排檔風格不
同，順記掛着大牌匾，兩側還懸着紅燈籠，店面
也很大。不過店面雖大，也被聞香而來的食客佔
得滿滿當當。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位置坐下，面對
琳琅滿目的菜單卻犯了愁，選擇實在太多，不忍
心捨棄任何一樣吃的，但胃裡空間有限，不允許
我們多點，於是選擇了比較熱門的芒果雪糕、椰
子雪糕和雙皮奶。我個人認為芒果雪糕最為可
口，兼有芒果熱帶水果的濃香和雪糕的清新，甜
而不膩，連我這個平時不吃芒果的人都忍不住多
吃一口。椰子雪糕與平時吃到的相比，椰味更加
濃郁，滿口留下椰子的香味，偏愛椰子味的食客
一定能夠滿足。這裡的雙皮奶可以算是最正宗的
了，雙皮奶誕生之初，是因它的兩層皮而得名，
但現在的甜品店為了節省工藝，大都已經忽略了
「雙皮」這個概念，只有一層皮了。而順記冰室
的雙皮奶表面上那層皮脆脆的，跟下面的奶顏色
略有不同，奶味濃郁，口感清淡，令人愛不釋
口。
都說廣東人善煲湯，到了廣州豈有不飲靚湯之

理？輾轉來到文明路一百六十號之一，找到達楊
原味燉品店，這是一間只有五六個平方的小店，
但是店裡擠擠挨挨坐滿了人，每桌快吃完的人身
後還站着一些等位子的人。好不容易我們才都坐
下，喝上椰子燉竹絲雞湯。湯裝在椰子裡，打開
椰子的蓋，一股熱氣騰騰升起，湯聞起來甜而
香，但心急可喝不上熱湯，被燙着了可不好。湯
裡浸着椰子的清甜，竹絲雞的鮮味也燉出來了，
雞肉燉得很爛，蘸上一點醬油就很鮮美。湯雖然

燙口，但你會不由自主地不停地喝，因為湯的味
道實在是好。要是嫌燙，可以來一碗冰鎮的龜苓
膏，以前從沒這麼吃過，我第一次發現爽口的龜
苓膏和原汁原味的燉湯也是好搭配。怪不得這家
店店面這麼小，卻有這麼多忠實粉絲，這兒的湯
真不愧「靚湯」二字。
這麼吃了一天，天色早已黑了，沿着文明路走

到北京路，看看美麗的步行街景，美食之旅圓滿
結束，尋個地鐵站，踏上歸程。

食尚廣州
百
家
廊

凌
欣
元

財
爺
今
年
的
財
政
預
算
案
，

以
紫
色
作
封
面
印
刷
。
我
上
課

時
問
學
生
，
知
不
知
道
紫
色
有

何
含
義
？
學
生
都
用
財
爺
的
話

回
答
，
說
紫
色
都
很
漂
亮
呀
。

我
再
問
學
生
有
沒
有
聽
過﹁
紫
氣

東
來﹂
這
四
個
字
？
全
都
莫
宰
羊
地

搖
頭
。
我
對
他
們
說
，
古
時
的
人
認

為
紫
色
的
光
氣
，
是
代
表
寶
物
，
所

以
紫
色
作
預
算
案
封
面
，
大
有
今
年

的
財
政
盈
餘
很
多
的
意
思
。

其
實
，
︽
列
仙
傳
︾
有
個
故
事

說
，
老
子
西
遊
，
無
人
知
其
去
向
，

但
有
個
叫
尹
喜
的
關
令
，
看
見
關
防

上
空
有
紫
氣
在
飄
浮
着
，
之
後
他
就

看
到
老
子
騎
青
牛
出
關
，
所
以
紫
色

的
雲
氣
，
是
代
表
祥
和
的
貴
氣
。
用

紫
色
來
作
財
政
預
算
案
的
封
面
，
想

來
另
有
深
意
，
是
看
到
二
零
一
四
年

的
社
會
殺
氣
騰
騰
，
期
望
二
零
一
五

年
能
在
祥
和
安
樂
的
環
境
中
度
過

吧
。記

得
前
些
年
流
行
着
紫
水
晶
，
很

多
命
相
專
家
都
建
議
在
家
中
和
辦
公
室
中
某
個

方
位
，
安
放
一
顆
紫
水
晶
，
就
能
發
財
云
云
。

那
時
，
不
少
賣
紫
水
晶
的
商
舖
便
應
運
而
生
，

但
不
久
店
舖
便
多
數
關
門
了
。

我
相
信
現
代
的
香
港
市
民
，
對
於
紫
這
個
顏

色
，
除
了
是
藍
加
紅
會
成
為
紫
，
或
者
有
紫
色

的
衣
服
和
可
以
吃
的
紫
菜
外
，
就
以
能
擋
紫
外

線
的
眼
鏡
片
知
道
的
較
多
吧
，
因
為
到
目
前
為

止
，
電
視
上
還
時
常
有
推
銷
這
種
鏡
片
的
廣
告

出
現
。
而
愛
煲
劇
和
愛
看
粵
劇
的
人
，
則
對
紫

玉
釵
不
會
陌
生
。

我
們
看
有
關
古
代
的
電
影
或
電
視
劇
，
就
連

英
國
的
中
古
時
代
，
帝
王
的
重
要
書
信
和
詔

書
，
都
要
加
蓋
印
泥
封
緊
。
那
封
口
的
印
泥
，

都
是
紅
色
的
。
事
實
上
，
漢
唐
時
代
的
皇
帝
詔

書
，
用
的
印
泥
是
紫
色
的
。

古
代
的
紫
色
代
表
甚
麼
、
象
徵
甚
麼
，
港
人

不
知
道
不
要
緊
，
最
要
緊
的
，
是
記
住
紫
代
表

祥
和
，
但
願
二
零
一
五
年
，
能
夠
祥
和
喜
悅

吧
。 談談紫色 隨想

國
興 國

■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3月11日（星期三）

■開記甜品是廣州有名食店之一。 網上圖片


